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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周
末
腸
胃
炎
，
上
吐
下
瀉
，
兩
天
後
才
敢
吃

一
點
粥
水
。
病
中
吃
粥
，
索
然
無
味
。
直
到
昨
天

吃
第
一
口
飯
，
才
記
起
很
久
沒
細
味
過
白
米
香
。

米
飯
本
是
尋
常
物
，
對
人
的
意
義
卻
不
一
樣
。

我
有
一
位
認
識
多
年
的
男
性
朋
友
，
律
己
甚

嚴
，
三
餐
是
三
餐
，
從
不
踫
零
食
，
加
上
工
作
繁
忙
，

每
晚
吃
飯
必
很
遲
，
永
遠
是
飢
腸
轆
轆
的
極
餓
狀
態
。

約
他
吃
晚
飯
，
無
論
在
甚
麼
餐
廳
，
他
必
啖
白
飯
四
大

碗
，
有
甚
麼
菜
倒
不
重
要
。
有
次
帶
他
去
一
家
有
名
的

上
海
弄
堂
式
小
菜
館
，
剛
好
老
闆
娘
回
來
看
舖
，
見
到

他
只
靠
一
小
碟
鎮
江
排
骨
，
就
連
續
下
了
四
碗
米
飯
。

由
於
菜
飯
套
餐
只
包
一
碗
飯
，
另
外
三
碗
是
外
加
的
，

全
吃
得
精
光
。
老
闆
娘
眼
也
開
了
，
十
分
高
興
，
難
得

有
人
欣
賞
她
的
東
西
。
以
後
每
次
見
到
我
都
操
㠥
上
海

腔
廣
東
話
問
：
你
那
個
吃
四
碗
飯
的
朋
友
呢
？
你
多
點

帶
他
來
幫
襯
呀
！

有
一
次
，
我
們
七
八
個
朋
友
上
一
個
俱
樂
部
打
麻
雀

兼
晚
飯
。
那
種
地
方
有
些
奇
怪
的
規
矩
，
就
是
套
餐
式

消
費
，
額
外
的
東
西
貴
得
離
譜
。
像
白
飯
，
如
果
不
是
套
餐
包
的
，

就
要
三
十
大
元
一
碗
。
這
個
朋
友
當
然
是
要
添
飯
的
，
終
於
為
了
多

吃
幾
碗
白
飯
而
花
了
幾
十
塊
錢
。
我
們
說
，
多
吃
點
菜
或
者
單
尾
的

炒
飯
麵
，
不
也
一
樣
頂
肚
？
他
說
不
可
以
。

有
次
終
於
出
事
了
。
我
們
兩
個
去
了
一
家
不
怎
樣
的
中
菜
館
吃
晚

飯
，
又
碰
上
了
要
添
飯
吃
的
問
題
。
朋
友
吃
到
第
二
碗
時
，
有
個
好

心
的
侍
應
，
聽
他
說
可
能
要
多
添
幾
碗
才
夠
，
就
主
動
出
了
個
主

意
，
找
來
一
個
大
海
碗
，
盛
滿
了
熱
米
飯
，
足
有
四
、
五
碗
份
量
，

放
到
我
們
桌
上
。
我
以
為
這
就
解
決
問
題
了
，
覺
得
侍
應
真
醒
目
，

朋
友
也
果
然
順
㠥
吃
。
不
過
，
之
後
朋
友
才
告
訴
我
，
他
當
時
其
實

很
難
堪
，
因
為
我
們
坐
的
位
置
，
是
在
菜
館
的
通
道
上
，
人
來
人
往

的
，
那
一
大
碗
白
飯
放
他
面
前
，
他
邊
吃
邊
覺
得
自
己
像
個
乞
丐
。

另
一
個
也
很
熟
的
男
性
朋
友
，
說
每
次
跟
一
大
班
朋
友
吃
飯
時
，

都
會
很
緊
張
，
因
為
小
時
候
兄
弟
姐
妹
多
，
吃
飯
要
快
要
搶
。
現
在

生
活
富
裕
，
焦
慮
卻
抹
不
走
。

采風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百
家
廊
阿
　
琪

米飯煩惱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一
年
容
易
又
過
，
三
百

六
十
日
，
都
浸
淫
在
墨
汁

之
中
，
不
是
批
改
學
生
作

業
，
就
是
讀
書
寫
筆
記
、

塗
稿
，
所
耗
眼
藥
水
，
難

以
計
算
。

翻
王
春
瑜
的
︽
書
桌
平
靜
又

一
年
︾
︵
北
京
：
金
城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四
月
︶，
以

為
是
他
一
年
內
的
讀
書
記
事
，

原
來
非
也
，
書
名
只
是
其
中
一

篇
的
題
名
，
所
寫
文
章
卻
﹁
橫

掃
﹂
多
年
，
累
積
而
成
是
書
。

﹁
書
桌
平
靜
﹂，
不
錯
，
讀
書
確

須
﹁
平
靜
﹂
，
那
才
入
腦
入

心
；
但
有
時
讀
到
激
昂
處
、
憤

怒
處
、
柔
情
處
、
溫
馨
處
、
悲

哀
處
，
心
情
又
豈
能
平
靜
？

書
內
有
篇
︿
墨
葬
﹀，
讀
後
心
湖
便
激

起
陣
陣
波
濤
。
王
春
瑜
說
，
古
往
今
來
，

人
死
了
，
有
土
葬
、
火
葬
、
水
葬
、
天

葬
、
食
葬
、
懸
棺
葬
，
如
何
葬
法
，
不
重

要
，
反
正
人
都
死
了
，
但
有
一
葬
，
卻
任

何
一
種
葬
法
都
有
所
不
及
，
那
就
是
﹁
墨

葬
﹂。何

謂
墨
葬
？
王
春
瑜
舉
乾
隆
時
所
修
的

︽
四
庫
全
書
︾
為
例
，
﹁
有
相
當
一
部
分

書
，
被
刪
改
得
面
目
全
非—

—

而
且
不
露

痕
跡
，
可
以
說
名
存
實
亡
，
比
毀
屍
滅
跡

式
的
焚
書
，
也
許
更
糟
。
對
於
這
些
遭
殃

的
書
及
其
作
者
來
說
，
他
們
是
被
徹
底
埋

葬
了
﹂，
而
埋
葬
的
工
具
就
是
墨
。

王
春
瑜
還
舉
文
化
大
革
命
為
例
，
﹁
在

全
國
掀
起
打
倒
一
切
的
大
字
報
狂
潮
，
花

費
了
多
少
紙
張
、
墨
汁
？
又
有
多
少
人
的

名
字
在
大
字
報
上
被
打
上
紅
叉
後
橫
遭
迫

害
、
凌
辱
，
被
活
活
整
死
？
被
黑
浪
滾
滾

的
大
字
報
所
埋
葬
的
受
害
者
，
恐
怕
當
代

及
後
世
史
家
絞
盡
腦
汁
也
難
以
考
證
出
精

確
數
字
。
﹂
墨
汁
可
以
埋
葬
人
，
何
其
驚

心
動
魄
，
書
桌
又
豈
能
平
靜
？

王
春
瑜
生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
已
逾
古
稀

之
年
，
所
寫
文
章
每
每
不
平
靜
，
每
作
不

平
鳴
。
他
指
出
，
有
青
年
學
者
撰
成
重
論

鴉
片
戰
爭
的
史
學
專
著
，
考
辨
翔
實
，
議

論
風
生
，
被
譽
為
近
代
史
研
究
傑
作
，
但

有
某
人
覺
得
不
合
自
己
胃
口
，
不
僅
點
名

批
判
，
還
利
用
職
權
，
在
評
職
稱
投
票

時
，
親
臨
坐
鎮
，
不
准
作
者
升
任
研
究

員
。
又
如
某
市
評
文
學
作
品
獎
，
一
致
投

票
︽
他
們
的
歲
月
︾
應
得
獎
，
但
卻
遭
某

主
管
插
手
，
推
翻
評
委
結
論
。
王
春
瑜
即

發
牢
騷
，
吟
詩
諷
之
：

﹁
陳
年
陋
習
瞎
指
揮
，
雙
百
方
針

擱
一
邊
。

豈
可
一
人
作
裁
判
，
作
品
任
意
定

是
非
。
﹂

此
老
確
有
火
。
又
如
在
狂
轟
余
秋

雨
的
機
關
槍
聲
中
，
王
春
瑜
說
雖
不

喜
他
的
﹁
故
作
高
深
﹂、
﹁
動
輒
一

臉
文
化
狀
﹂、
﹁
用
商
業
伎
倆
不
斷

包
裝
、
炒
作
自
己
﹂，
但
﹁
不
失
為
散
文

大
家
，
至
少
有
四
五
篇
散
文
，
堪
稱
一

流
。
﹂
而
對
巴
山
鬼
才
魏
明
倫
，
﹁
不
斷

賣
弄
爛
古
文
、
爛
對
聯
，
不
少
讀
者
嗤
之

以
鼻
﹂，
王
春
瑜
亦
﹁
深
有
同
感
﹂，
但
他

的
︽
巴
山
秀
才
︾
、
︽
潘
金
蓮
︾
等
劇

作
，
﹁
畢
竟
是
成
功
之
作
﹂，
他
的
︽
致

姚
雪
垠
書
︾
，
﹁
當
得
上
﹃
絕
妙
好
詞
﹄

四
字
﹂，
因
此
，
有
作
家
著
文
把
他
貶
得

一
錢
不
值
，
譏
為
﹁
偽
名
人
﹂
時
，
王
春

瑜
又
挺
身
代
打
不
平
。

試
問
，
此
老
讀
書
，
又
怎
得
﹁
平

靜
﹂
？

讀
書
當
如
王
春
瑜
，
正
如
他
所
寫
的
序

詩
：﹁

朝
暮
筆
耕
送
晚
霞
，
書
海
拾
貝
度
年

華
。我

心
如
熾
君
知
否
，
春
潮
澎
湃
到
天

涯
。
﹂

我
總
覺
得
，
他
這
書
名
，
起
得
確
不
恰

切
。

讀書不平靜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曾
稱
為
﹁
西
部
歌
王
﹂，
中
國

五
十
年
前
西
北
少
數
民
族
中
流

行
多
年
之
︽
在
那
遙
遠
的
地

方
︾
、
︽
達
㝴
城
的
姑
娘
︾
和

︽
掀
起
你
的
蓋
頭
來
︾
等
曲
之

﹁
詞
曲
原
作
者
﹂
王
洛
賓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和
台
灣
旅
歐
非
才
女
三
毛

邂
逅
，
生
出
一
段
情
之
﹁
熱
戀
晚
晴
﹂

引
致
三
毛
自
殺
作
結
之
經
歷
傳
聞
。

阿
杜
側
眼
觀
之
，
此
實
乃
﹁
文
人
江

湖
﹂
間
之
一
個
謎
，
因
三
毛
寫
出

﹁
橄
欖
樹
﹂、
︽
薩
哈
拉
沙
漠
之
戀
曲
︾

揚
名
後
曾
來
過
香
港
小
住
，
又
輾
轉

上
西
北
追
尋
浪
漫
江
山
情
懷
，
在
新

疆
邂
逅
了
老
音
樂
人
王
洛
賓
，
一
同

南
下
過
上
海
、
香
港
，
結
果
一
九
九

四
年
三
毛
才
盡
心
鬱
返
回
台
北
老
故

鄉
自
縊
斃
命
，
為
她
所
著
之
名
句

﹁
不
要
問
我
從
哪
裡
來
﹂
作
了
最
終
註

腳
。當

年
三
毛
和
王
洛
賓
之
往
還
互
慕

瓜
葛
交
纏
，
香
港
一
直
有
個
女
作
家
夏
婕
是
知
己

陪
伴
往
還
者
，
九
十
年
代
初
阿
杜
和
夏
婕
同
為
香

港
電
台
普
通
話
節
目D

J

，
私
下
頗
為
好
友
，
閒
來

飯
局
交
流
言
及
﹁
王
、
三
之
戀
﹂，
夏
婕
多
次
欲

語
還
休
似
有
頗
多
難
言
內
幕
，
阿
杜
從
中
聽
到
一

二
。而

時
至
多
年
後
約
二
○
一
○
年
王
洛
賓
之
兒
子

王
海
成
已
長
大
成
人
，
出
了
一
本
紀
念
又
是
紀
錄

式
著
作
︽
王
洛
賓
︾，
透
露
了
﹁
三
毛
確
實
是
熱

烈
追
求
過
我
父
親
﹂，
言
下
之
意
三
毛
自
殺
是
殉

情
，
和
王
洛
賓
並
無
關
係
，
但
記
得
當
年
夏
婕
手

中
仍
有
﹁
王
、
三
﹂
往
還
之
書
信
，
夏
婕
也
曾
透

露
過
﹁
熱
烈
追
求
﹂
的
是
王
洛
賓
而
非
三
毛
，
三

毛
曾
﹁
逃
﹂
回
台
灣
，
王
洛
賓
也
曾
秘
密
赴
台

﹁
追
上
門
﹂
去
，
有
關
此
事
是
﹁
自
己
兒
子
﹂
和

﹁
好
朋
友
﹂
都
會
各
為
其
親
說
些
面
子
好
話
，
如

今
看
來
實
是
一
樁
無
頭
公
案
。

夏
婕
和
三
毛
在
當
年
閒
談
中
都
說
過
，
這
﹁
西

部
歌
王
﹂
的
一
些
曲
目
也
非
全
為
原
創
，
很
多
時

兼
理
一
個
﹁
民
族
搜
集
者
﹂
之
工
作
。
凡
此
種

種
，
今
日
憶
之
皆
因
死
者
已
矣
，
附
在
歲
月
煙
雲

中
共
散
，
那
位
曾
在
西
班
牙
西
北
非
洲
屬
地
加
納

利
亞
島
生
活
，
嫁
過
給
西
班
牙
人
荷
西
的
奇
女
子

三
毛
，
寫
得
出
︽
橄
欖
樹
︾
等
名
作
，
實
不
該
死

後
也
蒙
上
不
白
之
謠
傳
者
也
。

無頭公案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一
口
氣
連
續
三
天
追
看
了
十
三
集
的
日
劇

︽
㝴
上
之
雲
︾
，
除
了
因
為
是
司
馬
遼
太
郎
原

著
、N

H
K

嚴
謹
質
量
保
證
，
還
有
當
然
是
本
木

雅
弘
飾
演
秋
山
真
之
、
阿
部
寬
飾
演
秋
山
好

古
，
更
重
要
是
久
石
讓
的
作
曲
配
樂
和
渡
邊
謙

的
旁
白
解
說
，
如
此
台
前
幕
後
陣
容
，
是
近
年
少
見

的
了
！

都
說
︽
㝴
上
之
雲
︾
是
司
馬
遼
太
郎
的
野
心
之

作
，
是
他
繼
﹁
龍
馬
來
了
﹂︵
描
寫
幕
末
豪
傑
㝴
本
龍

馬
的
一
生
︶
和
﹁
宛
如
飛
翔
﹂︵
描
寫
明
治
維
新
領
袖

西
鄉
隆
盛
與
大
久
保
利
通
的
事
蹟
︶
後
，
﹁
維
新
三

部
曲
小
說
﹂
的
壓
軸
之
作
。

﹁
㝴
上
之
雲
﹂
的
意
思
是
山
坡
上
的
雲
，
每
集
開

首
都
有
旁
白
字
幕
說
：
﹁
如
果
山
坡
上
有
朵
閃
耀
的

白
雲
，
那
就
望
雲
爬
坡
吧
！
﹂
也
正
是
比
喻
日
本
這

個
小
國
家
努
力
向
上
，
想
列
入
西
方
各
國
的
列
強
之

內
，
與
西
方
列
強
並
駕
齊
驅
。

電
視
劇
︽
㝴
上
之
雲
︾
前
半
部
的
劇
情
㠥
墨
於
主

角
秋
山
兄
弟
，
與
他
們
的
好
友
正
岡
子
規
的
求
學
時

期
。
在
幕
末
明
治
初
年
，
處
身
社
會
基
層
的
人
想
讀

書
絕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家
庭
經
濟
匱
乏
、
自
身
對
未

來
的
目
標
不
確
定⋯

⋯

造
成
種
種
困
難
環
境
，
需
要

努
力
克
服
。
隨
㠥
劇
情
發
展
，
後
半
部
戰
爭
場
面
多
了
起
來
，

一
些
黑
白
歷
史
畫
面
解
說
，
夾
雜
㠥
劇
情
演
出
，
有
㠥
觀
看
歷

史
紀
錄
片
的
感
覺
，
但
絲
毫
不
覺
沉
悶
，
可
能
是
我
對
日
本
歷

史
沒
有
任
何
認
識
，
正
好
就
像
上
了
一
記
日
本
近
代
史
課
堂
。

這
部
日
劇
劇
情
頗
緊
湊
，
除
了
政
治
軍
事
場
面
，
在
文
學
方

面
也
有
㠥
墨
，
描
繪
正
岡
子
規
如
何
以
文
字
創
作
︵
俳
句
、
短

歌
、
新
體
詩
、
小
說
、
評
論
、
隨
筆
︶，
突
破
只
有
從
軍
才
能
救

國
的
舊
思
維
，
成
為
推
動
明
治
維
新
的
另
一
股
動
力
。
不
看
不

知
，
原
來
這
位
被
結
核
病
折
磨
七
年
、
英
年
早
逝
的
文
學
家
還

是
日
本
棒
球
的
導
入
者
，
不
是
只
知
讀
書
的
書
呆
子
！

㝴上之雲

逛
元
宵
賞
花
燈
這
玩
意
似
非

我
等
年
紀
所
好
者
也
。
不
過
，

為
滿
足
年
輕
人
的
好
奇
，
倒
抽

空
陪
㠥
孫
女

熱
鬧
。
今
時
今

日
，
鬧
元
宵
內
涵
已
不
一
樣
，

現
代
人
加
入
新
元
素
，
漸
成
傳
統
與

現
代
文
化
藝
術
的
民
間
集
會
。

元
宵
節
過
後
，
春
節
氣
氛
漸
淡

了
，
社
會
工
商
百
業
活
動
隨
之
恢
復

正
常
了
。
內
地
春
運
之
繁
忙
緊
張
亦

告
一
段
落
。
港
商
在
珠
三
角
投
資
的

企
業
工
廠
大
多
已
新
春
開
工
大
吉
。

在
去
年
如
此
艱
辛
營
商
環
境
下
，
仍

能
撐
得
住
者
，
似
乎
亦
有
﹁
硬
㠥
頭

皮
﹂
撐
下
去
等
待
黎
明
而
已
。
有
賴

去
年
底
廣
東
當
局
一
看
勢
色
不
對
勒

馬
，
立
即
改
變
策
略
，
推
出
卅
項
政

策
包
括
減
稅
，
稍
緩
加
最
低
工
資

等
，
讓
企
業
經
營
者
能
喘
定
一
口

氣
。
要
知
道
，
勞
資
雙
方
其
實
是
同

坐
一
條
船
，
正
是
﹁
同
舟
共
濟
﹂
才

能
攜
手
共
渡
難
關
。
事
實
上
，
老
百
姓
包
括
投

資
者
期
待
營
商
環
境
改
善
，
生
意
才
能
﹁
穩
中

求
進
﹂。
月
初
廣
東
省
委
書
記
汪
洋
在
港
澳
政
協

委
員
座
談
會
上
坦
言
，
現
今
時
期
是
廣
東
省
經

濟
環
境
最
困
難
之
時
。
朱
小
丹
當
選
省
長
後
接

受
訪
問
時
，
不
諱
言
若
處
理
社
會
矛
盾
不
妥
時

會
引
發
群
眾
運
動
。
廣
東
省
兩
位
領
導
人
實
事

求
是
，
以
民
為
本
精
神
和
作
風
，
實
在
令
人
欽

佩
。
深
層
次
矛
盾
形
成
和
惡
化
，
某
程
度
成
因

來
自
官
員
貪
污
腐
化
作
風
所
致
。
或
許
因
廣
東

是
改
革
開
放
先
行
者
，
正
所
謂
﹁
權
力
令
人
腐

化
﹂，
外
來
不
正
之
風
以
及
資
本
主
義
腐
敗
行
為

影
響
原
本
廉
潔
之
風
，
不
知
為
何
，
久
不
久
便

會
傳
來
官
員
因
不
正
之
風
而
被
﹁
雙
規
﹂
甚
至

落
案
審
訊
。
不
幸
今
年
廣
東
召
開
﹁
兩
會
﹂
後

又
傳
來
有
省
級
官
員
出
事
的
傳
聞
。
我
常
認
為

每
個
地
區
政
府
無
論
職
別
高
低
、
權
力
大
小
，

總
而
言
之
，
當
局
必
要
有
﹁
高
薪
養
廉
﹂
的
共

識
和
用
實
際
行
動
推
行
，
清
廉
政
府
才
能
建

立
。 同舟共濟

思　旋

思旋
天地

近
聞
知
素
葉
出
版
社
推
出
新
一

輯
的
﹁
文
學
叢
書
﹂，
包
括
淮
遠

的
書
。
淮
遠
也
是
我
喜
歡
的
散
文

作
家
，
自
︽
鸚
鵡
韆
鞦
︾
以
來
，

一
直
都
有
追
看
他
的
散
文
集
。
雖

然
︽
素
葉
文
學
︾
自
二
千
年
的
六
十
八

期
後
暫
停
了
出
刊
，
近
年
在
書
店
卻
仍

零
星
地
見
到
素
葉
出
版
的
新
書
，
只
是

機
會
不
多
，
大
概
由
於
發
行
的
問
題
，

能
找
到
素
葉
出
版
物
的
書
店
不
多
；
當

然
，
要
買
到
舊
版
的
素
葉
叢
書
，
即
七

九
年
至
八
十
年
代
出
版
的
那
一
輯
，
已

近
乎
不
可
能
，
只
有
去
到
一
些
二
手
書

店
，
運
氣
佳
的
話
才
能
遇
見
。

這
其
實
也
是
香
港
無
數
中
小
型
出
版

或
獨
立
出
版
的
共
同
命
運
，
類
似
例
子

還
有
青
文
書
屋
九
十
年
代
的
﹁
文
化
視

野
叢
書
﹂
和
更
早
期
的
，
陳
耀
成
、
呂

大
樂
、
邵
國
華
等
在
青
文
出
版
的
文

集
，
今
日
同
樣
絕
跡
於
書
市
，
有
些
是

絕
版
，
更
多
相
信
是
本
來
有
大
量
存

書
，
但
因
為
發
行
問
題
、
市
場
問
題
或

其
他
不
知
名
的
問
題
而
長
期
堆
存
於
青
文
書
屋
及

其
倉
庫
裡
，
前
幾
年
青
文
書
屋
結
業
，
不
久
，
負

責
人
羅
先
生
在
意
外
中
逝
世
，
青
文
東
山
再
起
的

夢
想
落
空
，
曾
幾
何
時
我
輩
視
為
香
港
重
要
文
化

出
版
系
列
的
﹁
文
化
視
野
叢
書
﹂，
包
括
丘
世
文
、

陳
冠
中
、
黃
碧
雲
、
也
斯
等
人
的
著
作
，
就
這
樣

絕
跡
於
書
市
。

香
港
的
出
版
市
場
和
發
行
問
題
長
期
困
擾
中
小

型
出
版
社
，
引
致
許
多
斷
裂
情
況
，
如
讀
者
找
不

到
書
或
不
知
曾
有
某
書
、
作
者
難
以
再
出
書
等
，

這
或
許
也
是
造
成
香
港
文
學
弱
勢
的
外
在
原
因
之

一
。
我
們
很
需
要
有
像
素
葉
出
版
社
、
青
文
書
屋

等
視
野
獨
具
的
出
版
社
，
更
需
要
像
︽
素
葉
文

學
︾、
︽
青
文
評
論
︾
那
樣
的
刊
物
，
卻
又
很
理
解

它
們
難
以
生
存
原
因
。
目
前
的
香
港
文
學
界
仍
慶

幸
有
︽
香
港
文
學
︾、
︽
字
花
︾、
︽
文
學
評
論
︾、

︽
中
學
生
文
藝
︾
和
︽
百
家
︾
等
刊
物
，
但
我
仍
很

希
望
或
很
願
意
想
像
，
像
︽
素
葉
文
學
︾
這
樣
的

刊
物
仍
可
以
出
版
，
它
們
不
應
該
消
失
，
這
世
界

不
應
該
這
樣
。

素葉、青文及其他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一早醒來，想㠥今天的三餐裡有紅燒肉，就不
敢賴床。第一時間從冰箱裡拿出一包五花

肉。然後，一邊等待冰肉解凍，我一邊在聽㠥廣
播電台的音樂節目。心情頗為愉悅。因為，天下
基本太平，而我呢，今天有紅燒肉吃。
我大概怎麼算，都不能算是「肉慾」很強的

人。無論就其「肉慾」的內涵還是外延來說，都
是應歸入清心寡慾的一類人。即使不是生來如
此，後天所受的淑女教育，很不幸所要擔待的長
長的單身遭遇，以及我主觀上極力要打造的苗條
清新的形象，都讓我與「肉慾很強的人」刻意保
持一定的距離。
大魚大肉基本不出現在我一個人的餐桌上，但

紅燒肉卻是一個星期要來那麼一次的。因為，紅
燒肉勾起的，基本上不是「肉慾」，而是情慾。而
這個所謂的情慾，也不僅僅是指男女之慾，或許
更多的是親情。是愛慾。
因為，小時候，家裡不算富裕，吃一頓肉，會

讓全家人幸福好幾天。而母親之所以總是喜歡把
肉做成紅燒肉，是因為，香噴噴的紅燒肉比較容
易下飯，而且，紅燒肉也比較好分配。四個孩
子，一人三塊或兩塊。也因此，後來離家到外面
求學工作，掙自己的一份人生，每每在餐廳點
菜，我的保留菜品，一定是紅燒肉。小時候，在
燈光下，一家人熱熱鬧鬧掙一塊紅燒肉吃的場
景，總是被翻騰出來，成為思念母親的一束光。
而且，我發現，即使很多人在一起吃飯點菜，

如果誰點了紅燒肉，基本上都不會被否定。不但
不會被否定，還隱約地可以看出人人臉上的微笑
和期待。被端上來的紅燒肉也基本上是被最早消
滅的一道菜。上海餐館裡，紅燒肉經常被命名為
「外婆的紅燒肉」，已經就十二分的煽情。湖南餐

館裡，毛氏紅燒肉，就經常令人想起某個偉人一
生的最愛。那就是紅燒肉。呵呵。
在被色香味俱佳的紅燒肉勾起的情慾裡，當然

也有男女之情慾。我很願意把一個心儀良久的男
子比作一碗紅燒肉。一個想起來就令我滿心愉
悅，看見了他，就想拉㠥他一起唱，一起跳，一
起笑的男子，真的好比一碗紅燒肉，看一看，嘗
一嘗，就讓我通體舒坦。
可惜的是，紅燒肉不能天天吃。因為紅燒肉需

要烹飪的時間很長，文火慢燉二到五小時的紅燒
肉才是上品。在這個速食時代，如果誰能夠滿滿
愛心地為你親手燉上一鍋紅燒肉，那麼，請你一
定要善待他。因為，他一定是愛你的。
過節了，有女友送了我一瓶橄欖油。我很高

興。因為，我感受到她的情意，也感覺到橄欖油
的溫潤。小心翼翼抱回家，將熒熒淡綠色的一瓶
橄欖油放在壁櫥裡，看㠥還是喜悅在心。
第二天，閒下來的時候，我還惦記㠥這瓶橄欖

油，就戴上眼鏡細細瞧瓶子上的說明書。上面的
文字，很細很密，有英文也有中文。等我慢慢地
讀過一遍之後，我的眼鏡差點跌了下來。我不怎
麼相信，就讀了第二遍。是的，這瓶美麗的橄欖
油居然已經過期了。就是說，已經過了食用期的
最後期限了。
呵呵，我笑了，再笑。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的事情了。之前，有一次，另一女友收到過一盒
枸杞子，也是過期的。後來，飯桌上說起來的時
候，大家都笑翻了。因為，我們都知道，送禮物
的人，是個好人，一個對朋友熱情又良善之人。
也是一個大大的懶人。她的丈夫身居高位，家裡
的東西滿滿當當的，都是世間上好的良品，甚至
是珍品，或者是單位特供的，或者是別人進貢

的。但沒有人去享用。因為，兒子在國外讀書，
老公應酬多多，她一個人也就幾乎不在家裡開火
做飯。偶爾在家吃飯，也是吃點速凍食品敷衍了
事。
我很難想像，一個人會忍心看㠥自己家裡的一

包包一箱箱好東西就如此這般地活生生地被忽
略，被遺忘，最後孤獨地老去，爛掉。這些生物
有知，它們一定是含冤而死的。
我給她發了一則短信。我說，你對我的友情永

遠不會過期。但是，你送我的橄欖油是過期的。
我很傷心。我傷心，不是因為你送了我過期的食
品，而是，你居然如此的粗心大意，簡直不可寬
恕。罪過啊。古人說的暴殄天物，指責的就是你
這樣的人。你知道一瓶橄欖油是天地人力之精華
嗎，它吸納了多少陽光雨露和勞動者的辛苦才成
就這一瓶子的橄欖油。你不能如惜福一樣地惜物
嗎？
其實，在發短信之前，我也猶

豫了一下下。因為，我不想讓她
不開心。不管怎麼樣，她是善意
的。她每次出門見朋友，總會匆
匆忙忙地隨手拿上一點東西給
人。她送人東西不是因為有求於
你，她只是希望收到禮物的朋友
會開心。因這份善意，我不想讓
她受到打擊。但是，假如就此忍
住，不說點啥，我的內心又很糾
結。我不希望她的大意以後還要
浪費更多的世間寶貝，犯下更多
的罪過。她完全可以把享不盡的
好東西送給福利院的老人，或者
孤兒院的孩子們。
我記得讀倪萍寫姥姥的書裡有

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假如你有一
碗飯，你送人，是你在幫別人。
假如你有一鍋飯，你送人，是別
人在幫你。讀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被雷到，大地隨我沉默了半分鐘。這是一個有
福氣的健康快樂活到99歲的老太太。有這樣開闊
胸襟和生存智慧的人，才有可能活到99歲吧。
我的女友過了很久才回信說，她回到家特地查

看了箱子裡的另一瓶橄欖油，果真是過期了。她
好抱歉，會另外再送我一瓶。然後，她說，那瓶
過期的橄欖油你不要扔掉，可以用來洗頭髮，或
者擦手，都行。
這瓶親愛的橄欖油一直擱置在我的櫃子裡。舉

目抬頭時常看見。我也偶爾地私下小小地感嘆，
人的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有人福氣滿滿，富
貴多多，可有的人就是飢寒交迫，為了一口糧起
早貪黑。這瓶尊貴的橄欖油被某個人遺忘，卻還
有多少人不知道世間的橄欖油為何味呢？他們的
餐桌與這瓶橄欖油大概還有一代人或者一毫米的
距離？

紅燒肉和橄欖油

■書桌平靜，心底怎能平

靜？ 作者提供圖片

■誘人的紅燒肉。 網上圖片

陳智德

詩幻
留形


